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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的 2005年，也是一个骄阳似火的毕业
季，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
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的意见》。在
那个夏天，不少人因为这份“意见“改变了自己的
职业生涯，乃至于人生轨迹。

十年过去了。在这段时间里，支持和引导大学
生赴基层就业的呼声不断，相关政策也层出不穷，
比如“大学生村官计划”“三支一扶”“特岗教师计
划”“西部计划”等，而各地乃至于很多高校也都出
台了相应的政策措施，引导和鼓励大学毕业生到
基层就业。

不可否认，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政策和计划的
鼓励，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开始将发展的眼光投向
祖国的广大基层，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份致力于从
根本上解决基层人才缺乏现状的工作已经完成。
毕竟，在每年进入基层的大量毕业生中，很多依然
是带着一种矛盾的心理走出校园的。“如果找不到
工作，可以考虑到基层干两年”的心态在毕业生中
并不少见，这种心态导致很多毕业生在基层并不
安心、甘心。

与此同时，基层地区，尤其是西部农村地区在
经济水平上与城市有较大的差距，同时在人文环
境、文化生活上与中心城市更是无法相提并论，这
是一个客观事实。而编制、待遇等一系列更实际的
问题则更是困扰着走向基层的大学生们。

从 10 年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
联合发文至今，究竟有多少大学生奔赴基层，具体
数字相信无从查找。但根据这些学生下基层的渠
道和目的的不同，我们却可以大致将其分为几类，
而每一类学生所怀揣的理想不同，面对的环境不
同，所遇到的困难与疑惑也就不尽相同。

本报就此采访数位在基层工作的大学毕业
生，希望他们的所思所想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启示。

前不久，中国教育科学院研究员储朝晖到西藏考察当
地教育情况，发现西藏地区的教师一方面老化情况十分明
显，另一方面，即使是目前仍在任教的老师，受各种因素的
影响，其知识面也十分有限。“西藏地区有很多对口扶持的
资金，但就是因为人的因素，这些资金无法充分发挥作用。”

采访中，储朝晖表示，这就是中国基层人才状况的一个
缩影，也反映出目前我国基层需要人才的空间十分广阔。

“客观地说，近十年来，我国高校毕业生赴基层工作的
人数是在增长的，但相较于基层广大的人才需求，这样的增
长速度依然不够。”储朝晖说，尽管国家在大的战略上一直
不吝投入鼓励大学生到基层实践、锻炼，但是就具体的政策
而言，不仅对大学生吸引力不够，而且不能满足基层的实际
需求。

以大学生村官为例，储朝晖表示，大学生去做村官其
实并不十分符合农村的实际需要，因为农村地区亟待解决
的问题应该是教育、医疗和养老等，但这些问题并不是一
般大学生所擅长的。而且，大学生村官的数量有限，对于促
进学生就业的实际效果也不太显著。

在他看来，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与我国固有的纵向社
会结构有很大的关系。

储朝晖解释说，目前我国社会的就业岗位分布存在一
个“金字塔”结构，越处于“塔尖”位置的岗位，其待遇越优
厚，对求职者也越有吸引力，但能容纳的就业人数也相对更
少。“如果能将这个‘金字塔’压得更加扁平一些，使不同类
型就业机会之间的差异变小，就能够容纳更多的就业人数，
就能提供更多、更充分和平等的就业机会。”

储朝晖强调，目前国家虽然出台了大量鼓励毕业生赴
基层工作的政策，但这些政策大多过于强调了主观的意向，
并没有考虑到要改变现实的客观条件。

“现实的客观条件是包括公务员、事业单位、大型国企
等在内的就业岗位在金字塔的塔顶，但是这个塔顶太尖了，
能容纳的数量非常少，而且塔顶与处于塔底的基层工作之
间的差距过高，差别太大。”他说，如果我们能将这一结构变
得更加扁平，使学生赴基层工作所获得的回报与‘塔顶工
作’的距离更近一些，在国家层面也许根本不需要做如此多
的引导，学生们也会主动前往基层工作。

“通俗一点说，我们需要提升学生们赴基层工作的‘性
价比’，基层其实很需要各种人才的支持，但问题是，我们是
否真的为他们创造了足够的条件。”储朝晖说。

基层就业仍需提升“性价比”

去年夏天，清华大学硕士毕业生李舒涛没有留在北京
工作，也没有回到家乡重庆，而是奔赴了祖国的大西北———
青海。确切地说，对他来说，这是“回到”青海。

本科毕业时是 2011 年，作为清华大学第十三届研究生
支教团成员，李舒涛来到了青海，在湟中一中教书。一年后，
支教活动结束，返回清华园继续学业的他已经决定，硕士毕
业后还要回到青海。这一次，他的目的地是青海省黄南藏族
自治州同仁县隆务镇。

谈起这一选择，李舒涛说，的确与之前的支教经历有
关。与此同时，他表示：“我们清华人，有响应国家号召、到基
层去的传统。”

李舒涛能够来到隆务镇，得益于清华大学与青海省对
口的选调生计划。

与普通的各省公务员考试相比，该计划能够帮助李舒涛
真正地完成到基层去的愿望。说来也巧，在李舒涛毕业那年，
清华才与青海省开通对口选调计划。“我是第一批来青海的。
相比之下，清华去重庆的可能已经开展了四五年。”他说，这意
味着，来到青海工作，他并没有师兄、师姐的经验可以参考。

“他是一个蛮有理想的人。”和李舒涛一同在青海支教的
同学这样评价他，对于他毕业后扎根青海的行为也非常钦佩。
但对于儿子这样重大的人生选择，李舒涛的父母一开始并不
理解，也不支持。而如今，工作刚满一年的李舒涛说：“父母已
经接受了。”

谈到学以致用，化学系出身对于李舒涛来说，对现在的
工作内容并无直接帮助，但他认为，在清华这些年所受的教
育，所培养出的能力、思维方法都对他现在的工作大有好

处。不过，担任镇上的团委书记这一年来，也改变了他以往
的一些认识。

“就拿团委工作来说吧，我之前在学校接触到的团委工
作以学生为主，但现在，要在镇上开展团委工作，体验就完
全不同。”李舒涛说。

与大多数大学生村官需要考公务员自谋出路相比，李
舒涛告诉记者，各省对于像他这样的选调生还是给予了一
定政策优惠的。“例如博士研究生在基层工作满两年，考核
优秀，部分省份会安排其担任副处级或副县级领导职务。”

目前，李舒涛的想法就是在岗位上踏踏实实地做好工
作，让自己更了解基层，为以后更好地工作打好基础。毕竟，
扎根西部，服务群众的想法，是要通过每一天的具体工作来
实现的。

传承到基层去的传统西部地区

在家乡所在地做一名大学生村官，但张璇（化名）在工
作之余，想得最多的还是报考公务员。今年夏天过去，她就
在安徽省淮北市下属某村工作满三年了。2012 年，一个与
她同时工作的大学生村官已经考取了某镇的公务员。

“平时的工作基本上就是在写材料。”张璇告诉记者。
作为某沿海省份“211 工程”高校毕业的全日制硕士，张

璇在最初择业时并没有考虑“大学生村官”这一职位，她的同
学们也多在江苏、上海等地的企业就业。而她，因为家中父母
不放心女儿一个人在外地工作，在父母的反复劝说下，回到
了家乡做一名以前只在新闻中读到过的“大学生村官”。

“在开始工作前，我真的对‘大学生村官’一点概念都没
有，完全不知道会是怎样的一种生活状态。”张璇坦言道。

真正入职后，张璇发现，自己能做的并不多，每日基本
是一些文字工作和与电脑有关的工作。有时上级领导来到

村里视察，她也会做一些准备工作。以张璇理工科的学习背
景来说，这样的工作情况绝对称不上学以致用。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村支部书记向记者透露，村“两
委”的成员们基本都年龄偏长，“一般在四五十岁左右”，但
大学生村官以本科生、硕士居多，一般也就二十多岁。他补
充道：“村‘两委’的成员基本上把这些大学生当小孩儿看
待，不太会让他们接触到村子里的核心事务。”也就是说，虽
然大学生村官在文字处理等方面优于农村基层选举产生的
干部，但是，其他方面，他们无法发挥更大的作用。

对于张璇来说，之所以要考公务员，是因为留在村里当
村官“没有出路”。她表示：“我们现在没有编制，没有住房公
积金。”虽然有一些政策部门承诺工作若干年后，会给予大
学生村官一定的安置，但很多时候这样的政策并不能落实。
而且，很多大学生村官也不愿意继续留在村里工作。

面对并不令人满意的工作现状，张璇告诉记者，她也向
父母表达过意见，但一辈子老实巴交的父母总是这样安慰
女儿，“政府肯定会帮你们安排好的，号召了这么多人做大
学生村官，政府不会不理你们的。”

在张璇看来，想要改变现状，还是靠自己的努力考公务
员更加实在。对于她的这一打算，父母也是支持的。

“从另外的角度考虑，这几年在村里的基层工作经验有
利于我们考公务员。”张璇说，有些公务员岗位会对具有大
学生村官经历的申请者给予分数优惠，也有些岗位指定必
须具有大学生村官经历的人才能报名。“加分可能只是 0.5
分，但对于竞争激烈的公务员考试而言，已经很难得了。”

除此之外，她认为，等以后考上公务员了，这几年的农
村基层工作经验也一定会对自己的工作有所帮助。“毕竟，
我对农村的现实状况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

我的出路是考公务员大学生村官

“吃螃蟹者”的失落
除了身为第一批免费师范生，西南大学小学教育专业

毕业生贾伟还是第一个申请跨省就业的免费师范生。2011
年，原籍河南的他选择留在了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县
教委安排他去当地最好的小学任教，他拒绝了，因为他心中
自有向往的学校。

那所学校叫冷水镇小学，当年离县城有 3 小时车程。2009
年，贾伟先后在那儿进行了半年的支教、志愿者工作。当年，冷
水镇小学没有校门、院墙，只有一幢教学楼和援建的办公楼。

贾伟想为“当地的留守儿童做点事儿”，而和他同一届
的免费师范生则纷纷留在了重庆主城区。

能够遵循内心的选择，贾伟感到一丝安宁。但现实却是
残酷的，由于编制不在冷水镇小学，享受不了相关的福利、

津贴，一个月他仅拿到 1800 元工资。尾随他来石柱任教的，
还有他的女友，也在一所乡镇中学当老师。两人月工资合起
来不足 4000 元。随着年纪增大，他内心不时泛起一阵愧疚。

一年后，他被借调到县教委工作。那一年，是免费师范
生申请读在职研究生的第一年。一向勇为人先的他，再次成
为“吃螃蟹者”。“说实话，我们当中很多人是拒绝读研的。免
费师范生读研只能继续待在本校，不得报考其他学校；只在
暑假开课，享受不了全日制待遇，就意味着拿不到奖学金。”
想到高考时的高分，如今却与读全日制研究生、其他高校研
究生，甚至读博“无缘”，贾伟不禁感到一阵失落。

贾伟希望这些问题能够得到解决。他多次向上级主管
部门反映问题，但得到的答复总是“正在讨论”。直到他研究

生毕业，仍未有更好的政策出台。
政策过于死板，现实太过残酷，使得“很多人离开了教

师岗位，或去了市区的中学”。贾伟告诉记者，尽管免费师范
生有规定，毕业后要服务基层 2 年，但多年来真正执行的人
不超过 1%。分布在重庆乡镇小学的教师多以中等师范院校
毕业生为主，即便有重点院校毕业的师范生，最差也都留在
了县里最好的中小学。

实际上，贾伟的身边也有很多跳槽的诱惑，总有人鼓动
他考到县委当秘书。然而，不时有媒体采访、领导看望，加上
内心忠于教师这一职业，他总是委婉地拒绝他人的好意。

“其实当老师挺好的。”贾伟总是这么说。但是，维系梦
想的纽带，仅靠内心笃定，就够了吗？

免费师范生

喜欢的真心喜欢
掰着手指头数来，今年是福州大学资源勘查工程专业

林元鑫工作的第四个年头。由于家庭条件并不好，外加有一
颗“世界这么大，想出去看看”的心，毕业时，他毅然选择了
与学院合作办学的紫金矿业西北片区就业。

地勘院的工作大多是随机分配，哪个项目要人他们就
得上哪去。第一个工作点，林元鑫来到了新疆哈密戈壁滩，
白天高达 42 摄氏度，晚上刮沙尘暴。陪伴他的只有几顶帐
篷和同事，“四周连棵草都找不到”。

“刚来的第一天，我问了一个现在想来很天真的问
题———师兄，去哪里洗澡？”此前从未出过福建的林元鑫问
道。师兄听完就笑了。

有一次天降大雨，林元鑫兴奋地从帐篷里钻起来，拿出

四五个脸盆接雨。可是，不到几分钟，非但雨没接着，脸盆也
被吹得不见踪影。机智的他又拿出一个脸盆，“跟着风吹脸
盆的方向跑”，果然找回了两个脸盆来。

之后他的工作就在祖国的山水中“不断穿行”。在陕西
安康的丛林里，早上 8 点起床，爬到干活的地点已经正午
12 点了，“爬山爬到心塞”；在青海果洛州，高原反应使得身
体一向硬朗的他，在打乒乓球时突发呕吐……

由于早就认定了这份工作，这一切让林元鑫并不觉得
厌弃。但是，“做我们这一行业的确辛苦，在山里一待数月，
与外界隔绝，小伙子找女朋友比较难；而且，离家太远，一年
仅回一两次家，父母亲也照顾不到”。

林元鑫告诉记者，目前，留在西北片区的师弟、师妹尚有

8 人。有一届来了 6 人，已走了 3 人，不愿意出野外、不喜欢这
一行业、转行不易边干边考虑……是这一行跳槽者、准跳槽者
普遍的心态。但是，喜欢这一行业的人真心喜欢。“现在女生不
能出野外，我们当中有个女生还是主动请缨外出。”同级同学
中，干得特别出色者还拿到了集团公司一等功。

这些就业中的心态，大致从紫金矿业学院的就业走向
就可见一斑。据介绍，由于行业调整、个人意愿等因素，2014
年至 2015 年，该院学生基层就业的比例从往年的 70%下降
至 30%。但与此同时，投身偏远地区工作的人数陡然增加，
每年约 16 至 19 人，维持在 12%左右的比例。

由于工作方向的转变，如今林元鑫的工作由野外转至
室内，但是他依旧怀念在外面跑的那些日子。

艰苦行业

到基层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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